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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发援助的去向 

官方发展援助（ODA） 、莫局限于安保 

 

山形辰史（立命馆亚洲太平洋大学教授） 

 

 

 

 

 

“在国际社会中，占有光荣的地位”。这是日本国宪法前文中的一句话，对于在 20世纪 80年

代度过学生时代的自己来说，这是日本开发援助中潜在的自然目的。 

1980 年代后半期的日本，成为国民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 2 位的经济大国，而且官方发展援助

（ODA）的支出额也直逼世界第一。以“世界中的日本”为主题的活动相继举办，类似“日本人不应

该只考虑日本的事情，应该作为世界的一员行动”的氛围不断高涨。1991年制定的第一个官方发展

援助宪章体现了承担“日本在世界上的责任”的意愿。 

 

在日本政府开发援助下，架在柬埔寨金边洞里萨河上的“柬埔寨日本友好桥”于 1994年 2月 26日开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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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点： 

⚫ 发展合作宪章属国家安全战略 

⚫ offer-type 型合作比附带条件型束缚力更强 

⚫ 日本人也重视“在国际社会的声誉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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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是在 2015 年以替取代官方发展援助宪章，由内阁会议决定的发展合作宪章中，国际合作的

主要目的发生了很巨大变化。新宪章成立后，政府把开发展合作作为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的一部分，

宗旨也更加现实。 

2013 年底首次确定的国家安全战略显示，“作为国家安全基本方针，本战略将对海洋、航天、

网络、ODA、能源等与国家安全相关领域的政策给予指导”，并据此制定了 2015 年发展合作宪章。 

国家安全战略于 2022年实施修订，为了呼应，于 2023年也修订了发展合作宪章。在 2023年

的发展合作宪章中，拟定重视和平合作、经济安全保障和人的安全保障，“安全保障”成为内容

的基调。 

发展合作宪章，把包含安全保障在内的日本“国家利益”摆在前面，也是与迄今为止的官方

发展援助宪章有显著的不同点。特别是在 2023年宪章中，除了记述“为形成和平稳定、繁荣的国

际社会做出更积极的贡献”之外，还使用了“为实现我国的国家利益做出贡献”这一表述，首次

将日本的国家利益作为发展合作的目的写入宪章。 

 

◆◆◆ 

 

而且，作为“实现国家利益”的具体手段，2023年宪章中首次加入“offer-type型合作”。为

了阐述 offer-type型合作的意义，有必要说明日本长期提出的关于决定援助案项目的“请求主义”

和经济合作开发机构（OECD）要求的资材采购地的无限制原则。 

首先，请求主义是指在决定援助项目时“要根据接受援助国政府的请求”。在决定项目时，首

先应该考虑的是接受援助国家的需求，而不是提供援助国的需求。这在 OECD 中也被称为所有权原

则，强调援助接受国应该是援助项目的所有者。 

其次是附带条件原则，附带条件讲的是“援助项目所需的资材料的采购地”，也就是将资材供

应地限定（绑定）在援助提供国的企业，与此相反，无附带条件援助是指不限定采购地的援助。 

OECD考虑到援助接受国的利益，一直以来要求成员国可以从广泛的选项中选择最合适的资材供

应地这种无条件援助的比例。如表所示，日本自 1961年 OECD内成立开发援助委员会（DAC）以来，

也尝试提高无条件援助的比例。在日本被期待对国际贡献越来越大的情况下，1978年发表了日美联

合声明，日方表明将推进援助的无条件化。 

如此，日本通过本着“请求主义”和“无条件援助”两个原则，主张“日本的开发援助有助于

援助接受国的发展”。与此相反，在 2023年的发展合作宪章中导入 offer-type型合作，却与日本

至今提出的请求主义，以及试图遵守的无条件原则的方向性都有很大不同。所谓 offer-type 型合

作，是指在援助接受国提出请求之前，日方拿出项目提案（offer）。作为项目提案的政府机关，有

日本国际合作银行和日本贸易保险等。 

这些政府相关机关的提案项目，不管援助接受国喜欢与否，受援助国都要接受。而且最后拿到

实施项目订单的也一定是日本企业。2002年，日本创立了新的被称为“使用本国技术条件（STEP）”

的附带援助制度（参照表）。该制度的宗旨是“要使用我国优秀的技术”，将使用日本企业和日本产

品义务化。 

这样的提案型合作实际上不仅是日本的产品，还将援助项目计划强加给对方国家。由此可以认

为，与以往的附带条件的援助相比，具有约束性更强的“附带条件援助”的性质。从接受援助的国

家来看，除了他们要求的项目之外，日方要求实施提案型合作项目，也几乎不能拒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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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许察觉对这种现象批评，2023年宪章中使用了“共创”一词，试图营造出“日本和援助接受

国一起创造”的印象。但是，到目前为止，即使在请求主义下，日本政府也对请求列表中采用哪种

项目有决定权，占据强有力的主导地位。提案型合作也并没有削弱日方的意愿，所以即使想用共创

这一华丽的语句来掩饰，被援助国家也一定会感受到援助国以自我为中心的态度。 
 

 

 

◆◆◆ 

 

笔者认为日本的国际合作应该真正为被援助国以及国际社会考虑。对此可能有以下反驳。“现

在的日本人疲于为每天的生活奔波，不需要国际社会的名利”“日本在很多方面被新兴国家赶超。

过于想提高本国的景气和维持和平。” 

我不这么认为。例如，在国际足球比赛之后，日本的啦啦队，无论输赢，都有在自己的坐席周

围捡垃圾的习惯。而且，在 SNS上很多日本人称赞这一点。我认为，这种举动都是来自朴素的公德

心。“做应该做的事”“做作为人应该做的事”。很多日本人都有这种道德，并为此行动而感到自

豪。我认为国际合作也一样，最大的动机之一是纯粹的互助精神。 

正如开头所述，现在发展合作政策被定位为国家安全保障政策的一部分。我认为这与很多日本

人对国际合作的期待大有不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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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翻译责任：日本综述。本篇报道首次刊登在《日本经济新闻》2024 年 10 月 30 日的专栏《经济教

室》中，题目为“开发援助的去向（中）：政府发展援助（ODA） 、莫局限于安保”。经笔者许可翻

译转载。]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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